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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颂》中的“白主管”被称为电视史上最令人讨厌的“渣男”，那么———

宋代的“渣男”会是什么下场?

>>> 一个人的殉情

负心人的背叛导致人
命， 在中国古代故事中，最
有名的当属“杜十娘怒沉百
宝箱”，但杜十娘属于自沉，
而像陈叔文这种丧尽天良，
直接行凶杀人的， 并不多
见，一旦这么做了，一般都
要遭到报应———至少在古
代笔记中是这样记载的。 比
如宋代张师正所撰 《括异
志》就记载了嘉祐（宋仁宗
年号）六年的科举状元王廷
评的一段“糗事”。 王廷评在
担任南京考试官的时候，忽
然对堂下其他监试官说：

“门外举人们在一起喧哗着
骂我，你们为什么不约束？ ”
众监试官莫名其妙，因为考
场上安静得连一丝风声都
没有，正诧异间，王廷评又
尖叫起来：“有人拿着刑具
来抓我， 你们为什么不阻
拦？ ”说着满脸恐惧地抓起
书案上的小刀左右抵挡，又
挥刀自刺，两旁的官员赶紧
将他的刀子夺下。 家里人请
来嵩山道士捉鬼，道士还没
来得及施法，就梦见一个披
头散发的厉鬼说：“我为王

廷评所害， 已经上告于天，
正要将他拿获到阴曹地府，
你不要碍事。 ”不久，王廷评
就死了。 人们一打听才得
知， 王廷评在没有发迹前，
与乡里一娼妓私好，相约一
旦登第就娶她为妻，“既登
为状元，遂就媾他族，妓闻
之，愤恚自杀，变成了一只
厉鬼，终于向王廷评索命”。

比陈叔文和王廷评都
要“高明”的是宋代学士杨
孜。 据张师正所撰写的另一
部笔记《倦游杂录》所记：杨
孜刚刚来京师应举时，与一
个女子“情甚密”，那个女人
为了供他科考“尽所有以资
之”。 等到杨孜金榜题名，便
与这女子结婚，带她一起回
老家。 半路上，在一座驿所，
杨孜突然对那女子说：“其
实我早已成家，妻子脾气暴
躁，知道我又娶了你，肯定
要折磨得我生不如死，我想
了好几天，功名利禄，都是
胡扯，不如跟你一起自杀殉
情，如何？ ”那女子性情刚
烈，说：“君能为我死，我亦
何足惜！ ”杨孜拿出早已准

备好的毒药， 递给女子，女
子服下后，杨孜的脸上突然
浮起一丝奸笑说：“如果现
在咱们就一起死在这驿站
里，我老婆来收尸时，肯定
要将你我的尸体投诸沟壑，
以饲鸱鸦，不如我将你埋葬
后再自杀吧！ ”那女子突然
明白了过来， 放声大哭道：
“你为了抛弃我，骗我自杀，
真是心肠歹毒！ ”说完吐血
而亡， 杨孜将她埋葬后，一
身轻松地飞黄腾达去了。 据
北宋僧人文莹笔记《湘山野
录》所记，杨孜后来突然暴
死……

有人认为：杨孜是被他
欺骗自杀的女人的鬼魂报复
而死，坦白地说，笔者很喜欢
这个设定。 在今天这个日趋
开放的时代，很多喜欢欺凌、
玩弄女性的渣男，都打着“性
解放”的幌子为所欲为，对于
他们而言， 道德的谴责大概
就像用修脚刀削脚上的死皮
一样， 毫无痛感———当头上
三尺无青天的时候，有神灵，
也行！ 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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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欢乐颂》热播，“白主管”成名，这个被称为电视史上
最令人讨厌的“渣男”，直恨得一班观众咬牙切齿。在现实
生活中，欺凌女人、不讲道德的“渣男”从古到今都不鲜
见，比如发生在北宋的“陈叔文案件”，可谓“一个渣男引
发的诡案”。 据宋代学者刘斧编纂的笔记《青琐高议》所
记：“兹事都人共闻，冤施于人，不为法诛，则为鬼诛，其理
彰彰然矣”。那么，陈叔文何以遭遇“鬼诛”？“鬼诛”的真相
又是什么呢？ 请大家细细看。

>>> 空屋中的尸体
这一日傍晚，东京汴梁鱼巷

城下一条小巷的巷子口，站着一
个挑担子的人，目光呆滞地望着
一处院落，脸上神情古怪，他的
影子映在墙上， 随着暮色渐沉，
影子也越来越黯淡下去。

有个住在这条巷子里的老
人见了他， 觉得古怪， 便问道：

“这么晚了， 你站在这里做什
么？”他回答说：“我被人雇了，在
这里等着雇主出来，他的一位朋
友住在这院子里，但他进去之后
一直没有动静，所以我在这里静
候。”老人一听，大吃一惊：“这是
一间荒废了很久的空屋子啊！ ”
赶忙点了火把进去，只见尘灰蒙
窗，蛛网覆梁的屋子里，“有杯盘
在地，叔文仰面，两手自束于背
上， 形若今之伏法死者”———好
像一个被依法处死的人！

老人立刻呼喊起来，召集了
左邻右舍，一面扣住那个挑担子
的人，一面报官。 官府派人来一
看，发现死者乃是曾经担任常州
宜兴簿的陈叔文，“呼其妻识其
尸”，确认身份后，仵作验尸，却
未发现任何伤口， 怀疑是毒杀。
正在所有人都困惑不解时，一个
名叫王震臣的人赶来，说他是陈
叔文的好友， 知道事情的经过。
而他接下来的讲述，让包括陈叔
文妻子在内的所有人都目瞪口
呆。

事情要追溯到三年前，陈叔
文家住开封，“专经登第，调选铨
衡，授常州宜兴簿”，这本来是件

好事，但陈叔文的家实在是太穷
了， 连从开封赴任的盘缠都没
有。“然叔文丰骨秀美”，小鲜肉
一枚， 和名妓崔兰英关系很好。
崔兰英“存了不少钱，早就想从
良嫁人”， 崔兰英说：“你如果没
有婚娶，我便跟了你，我的钱除
了给自己赎身之外，其他的足够
你到宜兴做官的路费了。 ”陈叔
文喜不自胜地说：“吾未娶，若
然，则美事。 ”两个人便定下了婚
约。

其实， 陈叔文早已娶妻，只
为了能去当官，才昧着良心对崔
兰英说假话———而所有的假话
都不是说一遍就能完事的，于是
他回到家又欺骗老婆：“家里这
么穷，我要去宜兴当官，路费只
够我一个人的，带不了你，等我
到任后， 会把俸银定期寄给你
的。 ”妻子同意了。

在宜兴做官三年，陈叔文和
崔兰英每天过着快活的日子，但
是他也没忘了定期给妻子寄钱。
三年后，官期满了，他要回京述
职，另有任用，便跟崔兰英一起，
坐着船顺着汴河水西返。夜深人
静，船泊苇荡。 陈叔文暗想：崔兰
英还有很多钱，“然不知我有妻，
妻不知有彼，两不相知，归而相
见，不惟不可，当起狱讼”，一旦
起了狱讼，只恐怕自己会闹得人
财两空……

“若不杀之， 乃为后患”，陈
叔文望着没有星光的沉沉黑夜，
终于下了狠心。

>>> 汴河上的谋杀

夜半三更， 看船家都睡
了，陈叔文非要已经入眠的
崔兰英起来， 与他一起喝
酒。 他自己饮得很少，却不
停地劝崔兰英多喝，想到返
回汴梁后和“夫君”即将开
始新的生活，崔兰英心情极
好，于是大醉。 一更后，恰是
暗夜最深的时分，陈叔文将
昏昏沉沉的崔兰英一把推
到河中，伺候他们饮酒的小
女仆一看，大叫起来，陈叔
文也将她推进河里。 船家们
被落水声和呼救声惊醒过
来，只见陈叔文正在船头号
啕大哭：“吾妻误堕汴水，女
奴救之并堕水！ ”

“以时昏黑，汴水如箭，
舟人沿岸救捞，莫之见也”。

陈叔文回到汴梁，与妻
子团聚，拿出崔兰英的钱财
说：“这是我这几年当官积
攒下来的一些钱，我不想再
走仕途了， 干脆去做生意
吧。 ”这样过了一年，家里的
日子过得更加殷实，至于崔
兰英和小女仆的死，陈叔文
就像许多踏着别人的尸骨
攀上人生巅峰的“成功者”
一样，早已经把她们忘在脑
后了。

这一天是冬至，陈叔文

携妻去相国寺，“稠人中有
两女人随其后”， 陈叔文感
觉后回头一看，吓得出了一
身冷汗，那两个女子“切似英
与女奴焉”。 陈叔文赶紧找了
个借口，“遣其妻子先行”。 两
个女子走了过来， 与他打招
呼， 正是崔兰英和那个小女
仆。 陈叔文“与英并坐廊下”，
装成没事人一样问她们最近
可好， 崔兰英冷笑道：“那次
中了你的奸计， 酒醉时被你
推进水中， 还好小女仆略识
水性， 抱着我一起在湍急的
汴河中漂浮了一两里路，总
算获救。 ”陈叔文见自己的杀
人伎俩被戳破， 还嘴硬：“你
那时醉了， 自己不小心掉进
河里，小女仆跳下去救你，我
想救你们又不识水性， 怪不
得我……”崔兰英摆摆手说：

“过去的事情， 不必再多说
了。 总之，我能逃过一劫，那
就是你的劫数到了。 我现在
住在鱼巷城下的一条巷子
里，你明天傍晚来找我，把事
情说清楚， 看看该如何补偿
我，如果不来，我将去官府告
你谋杀，必然会兴起大狱，反
正将你碾成齑粉也不能解
我心头之恨！ ”

“叔文诈诺 ，各散去”。

回家路上，陈叔文一直在思
考该怎样应对， 越想越忧
惧，有心再一次将崔兰英和
女仆杀掉灭口，却估计到她
们早有防备。 在家门口，他
遇到了好友王震臣，“叔文
具道其事，求计于震臣”。 王
震臣劝告他说：“你还是别
胡思乱想了，明天好好登门
哀求崔兰英，兴许女人念旧
情能放你一马。 ”

陈叔文想想也觉得有
道理，第二天傍晚，“乃市羊
果壶酒”， 请了一个人挑着
担子，到了鱼巷城下的巷子
里。 据挑担人供述，一个年
轻的女仆站在一处院子的
门口迎立，而陈叔文拿着羊
果壶酒进去之后，再也没有
出来……

搞清楚整个案情的经
过后， 无论是审讯的官员，
还是陈叔文的妻子，都对陈
叔文卑劣无耻的行径感到
愤慨，隐隐感到崔兰英和女
仆的复仇行动并不是一点
道理也没有的，况且她俩肯
定已经远走他乡，不如将此
案归为“鬼诛”，反正就算是
真的到了阴曹地府，陈叔文
也少不了再挨上一顿油炸
火烹。

《欢乐颂》剧照


